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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建构与关系重塑： 

网络化时代农村残疾人的社会融合路径 

贺灵敏
1
 

【摘 要】：网络时代中的社交媒介为残疾人社会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访谈 D县农村残疾人发现，在网络

社交媒介建构的“缺场空间”中，他们以展演真实情感和真实形象促进自我接纳，以反思书写个体历史重塑自我认

知，达成自我认同。在此基础上，农村残疾人与他者积极的网络互动生产了缺场空间中的社会关系，构建了多元社

会支持网络，形成了群体内“身残志坚”的集体认同和群体外“无差异”的多缘身份认同。此外，农村残疾人利用

“在场—缺场”双重空间的联动实现关系重塑，强化乡村情感认同，重构其社会意义，推动了个体与乡土社会的双

向融合。认同建构与关系重塑成为农村残疾人网络化时代社会融合路径的一体两面，但其中的“异化”现象也不容

忽视。 

【关键词】：农村残疾人 社会融合 认同 关系重塑 缺场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促进残疾人社会融合是尊重和保障残疾人权利的彰显。2021年 7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

将“推动残疾人充分享有平等参与、公平发展的权利，残疾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我国“十

四五”时期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1 全面促进残疾人社会融合成为新时代我国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随着信

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成为信息时代支配功能与过程的重要组织形式，网络建构了网络社会这一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

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2新兴的网络社会不仅潜移默化地形塑着人们的生活惯

习，也将社会空间分化为在场空间和缺场空间。3网络化时代的空间分化为残疾人社会融合提供了新的场景。经济向度上，电子

商务为农村残疾人增加了融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4 社会向度上，数字化平台或网络媒介逐渐成为残疾人的“义肢”,5 帮助残疾

人跨越各种外部障碍开展远距离社交，6增加了不同类型的残疾人社会交往的能力。7可以说，网络化时代为残疾人的社会融合提

供了更多机会，但也带来了更多挑战。如早期的数字媒介为残疾人提供了单向情感为特征的准社会交往机会的同时，可能弱化他

们的在场社交意愿和能力。8 此外，相对城市残疾人而言，农村残疾人因兼具“乡土性”与身体表征的“特殊性”而面临更加复

杂的社会融合情境。基于此，本文以 D县农村残疾人网络社交媒介的使用过程为切入点，试图探究网络化时代农村残疾人由“缺

场空间”到“在场空间”的微观空间实践过程，探讨其多重认同的建构和社会关系重塑的融合过程及路径。 

二、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本次调研选取安徽省 D县作为田野场景。根据县残联的数据显示，截止到 2021年，县残疾人总数35808人，其中，重度残

疾有 21771 人，中度及轻度残疾有14037人。他们大多为先天性残疾，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甚至没有受教育的经历。研究者主

要采用深度半结构式访谈和焦点小组座谈搜集一手资料。访谈分为两次，第一次访谈集中在 2021 年 4 月 7 日-13 日，采取焦点

小组座谈，并基于此确定第二次深度访谈的受访对象；第二次访谈集中在 4 月 20日-5 月 10 日，以视频通话和电话等非现场方

式深度访谈了 D 县 7 名经常使用互联网社交平台的残疾人，其中女性 5 名和男性 2 名，每个个案访谈时长约 2 小时，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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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选择这 7名残疾人进行深度访谈的主要原因是：首先，他们致残的原因和时间各不相同；其次，他们的生理残障分属不

同种类，但都使用社交直播软件。差异化的个体生命体验有利于厘清其在场低度融合到双向社会融合的过程。同时，相似的残障

经历能够更好地展现其社会融合和互联网社交媒介使用的共同境遇。 

D县农村残疾人使用的社交媒介主要包括 K歌软件、QQ、微信、快手、抖音等。其中，KK听歌是其较早使用的互联网媒介。

2013 年微信开始在全国流行后，D县残疾人也开始接触并使用。梳理访谈对象微信朋友圈资料发现，2015 年—2017 年间微信朋

友圈发布信息较多。自 2016年开始，快手、抖音逐渐成为 D县残疾人经常使用的社交媒介。 

表 1:访谈对象概况 

编号 性别 年龄 残疾类型 残疾年限 致残原因 社交平台类型及使用时长 

D1 女 40 岁 精神残疾 5年 事件刺激 抖音短视频(5年);微信(2年) 

D2 女 52 岁 小儿麻痹 49 年 生病发烧 微信(6年);快手、抖音短视频(5年) 

D3 男 30 岁 小儿麻痹 30 年 先天 微信朋友圈(6年);直播平台、抖音短视频(2年) 

D4 女 43 岁 脊椎炎 8年 月子期间发烧 微信(6年);抖音短视频(1年) 

D5 女 35 岁 脊髓性空洞症脊 13 年 因病致残 微信(6年);短视频(2年) 

D6 女 32 岁 脊柱裂脊髓脊膜膨出 32 年 先天性因病致残 微信(6年);抖音(5年);快手直播(3年) 

D7 男 33 岁 肌肉萎缩下肢瘫痪 27 年 因病致残 微信(6年);快手短视频(3年) 

 

三、自我认同：展演中重塑自我认知 

乡土社会是由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编织而成的关系取向的熟人社会，其具有“公—私”边界模糊的空间特征。乡民的个体

自我认知并非自主建构，而是“关系中的自我”
9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他们倾向于以隐忍作为压抑自我真实情感的方式，维护

在场空间的自我形象与社会关系。残缺的身体为农村残疾人带来负面的刻板印象，使得他们在现实社交空间中处于相对不利地

位，较之一般乡民更加压抑自我。而网络化时代的社交媒介建构的缺场空间为农村残疾人制造出一种可以表达真实情绪、展演真

实自我形象及书写自我历史的个体化自由空间，进而能够完成彰显自我存在、接纳自我和自我赋权等重塑自我认同的过程。 

(一)真实情感表达彰显自我存在意识 

真实情感表达是自我存在意识的体现。生活在农村在场空间中的残疾人一般有两个自我存在场景，其一是作为残疾人生存

依赖对象的家庭场景，其二是作为残疾人血缘—地缘关系网络依托的乡土场景。在这两类场景中，残疾人大多隐匿了自我真实的

情感需求。在家庭场景中，大多农村残疾人家庭并不富裕，家庭成员需要为生计奔波，因此除了满足残疾人的一般物质需要，无

暇顾及残疾人的情感需求。同时，为了避免给家庭增添更大“负担”,残疾人在家庭中也不会过多地强调自我存在。“只能(在床

上)躺着，平时他们(家人)都忙(干农活或赚钱),只能管我个吃喝。”(D5)此外，在农业为主的乡土社会中，残缺的身体更容易使

残疾人遭到歧视和被污名化。面对社会偏见，农村残疾人大多选择隐匿自己的真实情感、避免在场空间的交流。“也不太想出

去，没意思，别人只是逗你，就算这样，你还不能生气。”(D3) 

网络社交媒介的出现为农村残疾人提供了一种可以表达自身情感的空间。研究发现，大多数农村残疾人通过社交媒介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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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昵称、个性签名或朋友圈动态这些细微之处表达真实情感，强化自我存在感。一些残疾人使用真实照片和真实姓名作为头像

与昵称，“呈现真实的自己”成为他们勇敢融入社会的方式。此外，也有 2名受访者使用虚拟昵称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生

活的希望。如受访者“风”的微信头像是映射豪华城市生活的一对高脚杯。参照访谈内容，验证了“风”对残缺身体的拒斥和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朋友圈动态中，昵称为“开心的我”的受访者在朋友圈动态里记录了其致病缘由、心理波动以及选取该昵称

的原因：“谁都不是天生就有病…真正在乎的只有我自己。我要做一个开心的人。”微信朋友圈的动态映射出该受访者自我意识

的觉醒和对自我存在的肯定。此外，受访者将朋友圈个性签名作为表达自我生活感知的路径，其间蕴含着残疾人对理想生活的期

待和自我认知表达，像“如果自己能做到的事谁又愿意去求人!”(D4)“我想像风一样自由!”(D3)。 

应该说，农村残疾人在现实中面对在场的家庭、社区、政府等社会支持网络时往往会隐藏真实的情感需求。受访者常常表达

“政府给我们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已经很感谢政府了，就不添麻烦了。”这类话语。他们常在微信和抖音等社交媒介中转发或

评价以爱情、友情等亲密关系为主题的文章和视频，这些行为说明他们并非没有情感需求，而是囿于诸多原因无法于在场空间中

表达真实情感，只能转而在社交媒介这一缺场空间中毫无顾忌地表达个人情绪、情感需求和理想目标。可以说，网络社交媒介在

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农村残疾人在场空间被“忽视”或自我隐匿的状态。 

(二)真实形象展演促进自我接纳 

身体的某种缺陷(无论是生理的、心理的)都蕴含着社会意义的象征或社会结构的隐喻。在传统认知中，残疾常以一种污名化

的形式存在，隐藏着各种消极的先验认知，例如“晦气”“低能”“废物”“罪恶”等。10这实质上将残疾人赋予了“不名誉”

的特征，呈现出一种“正常”—“异常”的社会分类，建构出一种“边缘人”角色。11对于农村残疾人而言，残疾蕴含的身份标

签更为明显，在“异常”的身份建构过程中，残疾人一是被乡土社会排斥，其日常生活中弥漫着被“可怜”的同情、“不正常”

的嘲笑和“断裂”的社会关系；二是被自我排斥，残疾人往往将自我建构成一种“废人”,产生消极的自卑心理。受访者 D3 表

示，残缺的身体是无法隐匿和修复的，身体形象的缺陷使得自我陷入社会融入困境。“每次出门都会迎来异样的眼光，小孩都可

以笑话我，在我后面学我走路。所以，我赶早到店里，天黑了再回去。”(D3) 

网络缺场空间中，身体的残疾特征被隐匿，残疾人可以根据自我想象建构理想化的身体形象；或通过缺场空间消解身体特

征，以兴趣、爱好等主题建立线上社交网络，重塑自我认同。有残疾人受访者表示在很多围绕兴趣、爱好建立的网络社区里，隐

匿身份让对话交流更加自由，也更易结识到更多朋友。此外，一些残疾人受访者会以一种“残疾人”的真实形象示人，但与在场

空间的乡土场景不同，在直播中，网友大多会以支持性的态度理解他们，并且共享“正常”的身份标签。真实形象展演促进了自

我接纳，残疾的社会属性逐渐与物理属性相合，即“残疾人”与“正常人”是在物理属性上的差异，而人格和尊严在社会属性上

是平等的，这类自我认同的建构为个体化的历史书写与反思规划提供了基础。 

(三)个体历史的反思书写重塑自我认知 

真实情感表达彰显了自我意识与存在意义，真实形象展演促进了自我接纳。在此基础上，残疾人在个体历史持续性书写中反

思自身，实现了认知重塑。所谓个体历史，是个体日常生活实践的经验性表达，本文在此指残疾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类记录。对

于残疾人而言，残疾作为一种“痛苦”或“缺陷”的消极影响会贯穿其整个生命历程，个体历史的书写实质上是残疾人的生活

史。书写生活史的意义在于真实性表达，显然，在场空间中的残疾人因难以实现此条件而缺乏书写个体生命史的机会。网络缺场

空间中的各类网络媒介为残疾人建构了开放、自由、包容的反思性场景，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等成为了个体历史书写的载体。

调研发现，大多数农村残疾人的网络媒介空间动态基本都可追溯至 2015 年，他们通过转发文章或记录生活世界中的微小事件、

状态和心理感受，书写独特的个体历史。“朋友圈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偶尔会翻看以前写的，知道自己是怎么一步步熬过来

的，这些都会不断提醒我要靠自己，想办法让自己开心。”(D2) 

个体历史书写除了更好地解释过去，还能够促进残疾人形成全新的、动态的、策略性的生活风格规划。吉登斯指出，“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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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体和群体来说，生活机会制约生活风格的选择。”12对残疾人来说，社会排斥的现状使得其诸多生活机会被剥夺。根据当地

政府数据，D县近 1/3 的重度残疾人被排除在教育、婚恋、就业等结构性机会之外。在场空间的资源稀缺和匮乏迫使其持续依赖

家庭、政府等组织，成为被救助对象，这使其产生了生活的无力感和无意义感。但是随着农村残疾人在缺场空间中的日益活跃，

逐渐接纳自我后，他们开始反思规划生活。吉登斯将反思规划过程视为实践的先导，“生活风格规划是依据自我个人经历而动员

起来的、准备未来行动进程的手段”,13 残疾人将“残疾”的“我”转化成“特色”的“我”。在互联网经济的浪潮下，农村残

疾人通过动态反思、不断调整自我实现和自我把握的方案，最终达成自我赋能。其中，直播带货、娱乐交友、技能学习和经验分

享等都是有效手段。D3辍学后先后经历失业和创业失败，之后开始在“KK直播”中通过聊天谋生。因无意在直播间暴露残疾人

身份且拒绝倚靠卖惨博得关注，他转而利用空闲时间在快手、抖音等平台学习手工编织、“分图”等技能，最后，这些技能不仅

受到观看者的好评，而且成为其返乡创业的技术资本。其他访谈对象也有类似经历，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谋生手段。 

综上，缺场空间的诸多可能重塑了农村残疾人的自我认知，无论是真实情感表达、真实形象展演还是个体历史书写和反思都

表明农村残疾人正在主动融入社会，这是一种积极建构自我认同的过程。 

四、群体认同：残疾人缺场社会关系的生产 

当农村残疾人在缺场空间中完成接纳自我、改变自我认知的过程后，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与他者开展社会互动，寻求群体归

属和认同的意愿也更加强烈。“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group membership)会赋

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14 残疾人在缺场空间的“归属”将使他们感知到其属于同一个社会范畴，建构一种心理上的认同。

这将对残疾人的自我评价以及可能的规范实践或共识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一认知路径的驱动下，农村残疾人在网络社交媒

介上寻找相似境遇的群体，建设趣缘、业缘关系网络，形成积极多样的群体认同。 

(一)“身残志坚”群体认同与共识实践：残疾人群体归属关系的生产 

当农村残疾人通过微信、快手等网络社交媒介达致自我认同后，不仅消解了在场空间社交关系网络萎缩给他们带来的孤独

感，还为他们缺场空间社会关系和群体归属感的生产提供了可能。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农村残疾人积极寻找“同类”,“没事刷

视频的时候，发现有(残疾)直播，就会进去看，聊天、留言、鼓励，这样就有能聊得来的人了，宽裕的时候也会打赏，毕竟残疾

人同胞才知道我们的不容易。”(D7)在他们不断有意识地检索或发布视频时，短视频社交媒介的算法系统也在不断推送类似信

息。在算法技术的推送下，农村残疾人便可轻易地在缺场社交空间中找到“我群”。残疾人因相似的生活境遇而能够“聊得来”,

可以相互理解、鼓励和安慰。他们通过观看、点赞、评论、打赏等互动，实现残疾人的群体认同与主体间支持。 

此外，农村残疾人还在缺场空间建构了一种“身残志坚”的社会意义和共识实践。如前所述，残疾医疗模式将残疾人建构成

一种“无能者”,社会主流媒体又往往将残疾人视为需要帮扶的弱势群体，流动到城市以“悲惨形象”示人进行“乞讨”“卖艺”

的残疾人也成为城市治理和社会组织救助的对象。这些社会表现及印象建构了一种整体上消极的隐喻。网络社交媒介为农村残

疾人提供了展示积极社会形象的开放空间，赋予其社会行动的积极意义，形成了某种共识性实践。受访者 D6所有的社交媒介昵

称都是残疾人某某某，她和 D2都曾经在东北街头卖艺。“我从小腿不好，手术失败后就坐轮椅了。儿子、老公都死后，只能跟

着去东北卖艺了。(卖艺)真的不好过，风餐露宿，经常被人瞧不起，被人看成是要饭的，但是没办法。现在我抖音8000 多粉丝，

快手 2万多。我直播唱歌、聊天、卖我编的东西。虽然身体残疾，但是心不能残，我们(D6 与 D2)不是要饭的，不靠卖惨，是靠

能力赚钱的。”访谈中发现，“身残心(志)不残”成为他们的一种特定群体共识，并且形成了共识实践甚至是规范实践。在直播

间互动或访谈中，他们常以“残疾人同胞”“同胞”等称谓作为群体属性，意指“残疾人”与“靠本事(能力)谋生”的双重认

同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我有才艺的话，我可以让别人知道我是残疾人。但是如果你没有才艺光说你是残疾人，这就有一

种卖惨的感觉。”(D3)部分残疾人开始反省残疾人弱势地位的生成原因，通过“不会才艺不直播”的集体行动，共同维持和强化

积极的残疾人社会标签，拒斥“无能者”“乞讨者”的污名和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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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差异”的群体认同：多缘归属关系的生产 

除了“身残志坚”的群体认同与共识实践之外，农村残疾人在缺场空间还形成了一种基于多缘关系的“无差异”的群体认

同。这种“无差异”体现在自我认同的“正常”与群体认同的“正常”,实质上蕴含着一种“平等”的权力关系。缺场空间隐匿

了残疾人的特质，或者说，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为参与者提供平等展示自我和生产群体关系的机会。 

首先，农村残疾人在网络社交媒介上形成了基于趣缘关系的“无差异”认同。一些受访者提到他们会主动寻找并学习感兴

趣的技能或才艺视频，拥有共同爱好的粉丝会聚集在直播间交流。“手指舞是跟着别人发的小视频学的……也有人会喜欢我分

享的钩针打毛衣、小玩偶、手指舞的小视频。大家都是因为喜欢这些手工编织或者手指舞才来的。”(D4)相对于其他社会关系，

缺场空间中的趣缘关系为受访者建立了一种跨越残疾人群体的更为广泛的认同，这种“无差异”蕴涵着相对单向、平等、积极的

群体认同。 

其次，农村残疾人在网络社交媒介上也形成了基于业缘关系的“无差异”认同。国内网络社交媒介的普遍特征是社交类的

流量经济集合体。网络社交媒介除了满足人们社交活动的需要之外，还日益成为互联网经济的重要载体，例如直播带货、娱乐直

播等，蕴含着大量流量变现的机会。农村残疾人坚持“靠本事吃饭”,意味着他们的直播已经具备职业属性，在竞争性的市场环

境中寻求自我发展。“和其他(健全)主播一样，我也是唱唱歌、聊聊天、偶尔展示下才艺。除了身体之外，我们和其他人一样，

都是靠本事吃饭，大家没有什么区别。”(D6)“我主要就是直播卖货。”(D5)这使得以受访者为代表的残疾人摆脱了刻板的“卖

艺乞讨”“卖惨讨饭”的标签，重新定义了自我身份：“主播”。在受访者看来，这是一种“无差异”的职业群体身份。这为其

他的残疾人探索了一条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融入的新路径。同时，这种基于业缘关系建立的群体认同在更大意义上会形成社会

认同，反过来，个体亦可以再生产群体来建构社会认知，说明了“我们每个人在改变和调整自身时，在同样程度上也改变和调整

了以自身为核心的复杂关系”
15
的实践逻辑。 

综上，缺场空间中残疾人的群体认同与共识实践在多缘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耦合过程中实现了农村残疾人融入社会与社

会重构认知的双向融合。 

五、乡村情感认同：“在场—缺场”双重空间联动中的关系重塑 

农村残疾人在缺场空间建构的群体认同，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地实现了社会融合。与其他群体一样，残疾人也易沉迷缺场社

交而忽视在场情境，16加剧了其对在场空间的不适应，致使自我在不同空间的撕裂，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要想实现真正

的社会融合，必然要联动“在场—缺场”双重空间，以缺场空间的转变作为中介，重构在场空间的社会支持网络。 

(一)乡村群体归属感：农村残疾人在场空间熟人支持网络的再生产 

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大多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是在熟人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身体在场”的社会认同。

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大量劳动力外流，传统的熟人社会正逐步转变为“无主体熟人社会”17,即呈现社会生活主体缺

失、关系脱嵌与社会结构失衡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身心分离”的状态，个体对村庄的人身依附与心理归属都在降低。18

在这样的乡土情境中，农村残疾人面临着强烈的分离趋势，加剧了他们有限社会支持网络(亲戚、朋友、邻居)的萎缩，“很多认

识的亲戚、朋友都出去打工了，一年见不上几回，说不了几句话。”(D5)但是，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介在农村的普及，基于血缘、

地缘的熟人关系依托缺场空间进行了再生产。D县村民在微信普及后，家庭群、亲戚群、村落群成为亲情、友情的联结点。全年

卧床的 D5由于无法出行，之前只能在春节假期见到亲朋好友，当前微信的普及可以使其随时在家庭微信群聊天，根据朋友圈了

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对动态点赞或回应。重塑了基于血缘网络的有效互动，强化了农村残疾人关于“我是谁(哪里人)”的地方认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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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除传统的家庭、邻里社会支持网络外，县残联和妇联等相关部门凭借微信等网络社交媒介为 D县残疾人建立了互助小

组。该互助小组事实上发挥了多种功能：一是可以协助残联、妇联、民政等相关部门超越时空限制建立与残疾人的有效沟通，及

时解决残疾人家庭遇到的困难；二是助力县域农村残疾人建立新的熟人关系网络，相似的生活境遇使得他们可以共情，形成新的

群体认同和共识实践。 

在调研中发现，残疾人互助小组已经成为农村残疾人在场空间群体归属的重要依托。“2015年到 2017 年，我们 D县残疾人

群的人数越来越多了，大家都一样，谁也不小看谁，有什么事可以相互安慰，相互鼓励。”(D7)“给我最大的感受觉得有人可以

理解自己，和自己一样的人不少，而且大家也都在想办法改善自己生活，相互间传递很多信息，比如适合残疾人在家做的工作信

息、健康信息。”(D3)这种新式的熟人关系依托网络媒介在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不同程度地推动当地残疾人内部形成强烈的地

方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我们 D县残疾人群”。这有助于地方性残疾人互助网络的发展和效用的发挥。 

总之，微信、抖音等网络社交媒介成为农村残疾人抵抗现代化带来的关系萎缩风险的重要工具，在亲缘关系和本地残疾人群

体关系再生产的过程中，助力农村残疾人逐渐凝聚出更强的地方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积极的在场支持网络。 

(二)在场空间中农村残疾人乡村情感认同再造与社会意义重构 

农村残疾人利用缺场空间的流动性建构出自我认同、群体认同，维持并再生产了基于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的熟人社会支持

网络。此外，调研发现，农村残疾人在积极融入社会的同时，社会对其的理解也更为现代化，社会包容性也在逐步增强，农村残

疾人生活机会不断增多，在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领域的参与度不断提高。例如，村干部在村务微信群发布村务通知、举

办村务议事时，一些平常难以出门参加的残疾人积极在微信群内发表意见和想法，为村务建言献策，“村干部发了信息，我经常

看，也说两句，时间久了，有事情他们也会主动来问我的意见和想法。”(D7) 

另外，一些残疾人致力于整合缺场空间与在场空间中的多方资源，努力实现双重空间联动，不断提高自身的社会价值、经济

价值。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村残疾人的社会地位，还有助于重构农村残疾人的社会意义，再造出积极的地方认同形态。在社会生

活中，一些残疾人通过网络媒介记录家乡的点滴生活，工作在外的打工者通过他们的记录缓解了“乡愁”。例如，轻肢残障人士

D4与 D7 常开着三轮车去拍摄一些村庄照片发到村微信群或媒介空间，一些在外的乡民看到后有时也会拜托他们去拍一些家乡美

景及乡村日常生活，“在外的(务工村民)说想家了，让我去拍，我们也会(去),为他们做点事情，挺有意义的。每次发完，他们

点赞或者说想家，感觉村里人的团结度还是很强的，很愿意为他们继续做这些事情。”(D4)这一过程有两种意义：一是残疾人自

身从传统意义上的“被帮扶者”转化为“助人者”;二是农村残疾人利用网络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无主体熟人社会”,增强

乡村认同和村民凝聚力。从经济价值层面来看，在传统乡村“物理性身体+工具”的经济建设逻辑的影响下，过去一贯被排斥的

农村残疾人，尤其是重度残疾人，也通过微信、抖音、快手等互联网经济形态重构了经济参与方式。D县的农村残疾人曾与其他

乡村主播一起积极响应地方政府、电商中心的呼吁，利用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等网络媒介解决了当地的苹果滞销难题。其中，

受访者 D5在这次活动中被树立为榜样和典范，发展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残疾人老板，带动周边多个村庄水果的线上销售。该事

件重塑了农村残疾人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改变了乡土社会对农村残疾人的固有偏见和社会认知。 

由是观之，农村残疾人不仅在缺场空间生产自我意义，而且也于在场空间中拒斥刻板印象，建构了农村残疾人主体的地方情

感认同，依循社会认同路径重构了残疾人的社会意义。 

六、结论与讨论 

研究发现，农村残疾人在网络化时代中将网络社交媒介作为日常生活实践工具，在“缺场—在场”双重空间联动中建构出

多重认同，重塑了社会关系网络，最终实现了农村残疾人与社会的双向融合，形成了农村残疾人社会融合的新路径。从路径结构

上看，农村残疾人社会融合是一种流动的、复杂的、系统性的实践过程，认同建构与关系重塑是其中涉及的两个基本面向，这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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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社会融合路径的一体两面。在认同建构上，农村残疾人在社会融合中形成了接纳残疾身体、改变自我认知的自我认同，在群

体互动中建立了“身残志坚”的“我群”认同与基于趣缘和业缘关系的“无差异”群体认同，在乡土情境中构建了基于熟人社

会的乡村情感认同。在关系重塑上，农村残疾人在缺场互动中实现陌生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扩展了社会支持网络。此外，

农村残疾人依托网络社交媒介构建的多维认同与关系网络，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主动参与在场熟人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

重构乡村共同体的乡土实践中寻找到新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网络社交媒介为农村残疾人建构自我认同、群体认同和地方认同给予了多种可能，也为其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参与提供更多机会。但缺场空间中弥散的权力结构、技术规训及数字资本同样对农村残疾人产生着一些不同程度、利

害难分的影响，存在着因虚实之间的撕扯而“异化”的可能。马克思以劳动的对象化、现实化对人的非现实化作出说明，指出对

象化的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19
,异化的主要特征是“一种本属于人的东西或人活动的结

果，在人的对象化活动过程中，取得了独立性，并反过来成为制约人、统治人的力量。”19在网络社会，农村残疾人同时被“在

场”与“缺场”双重空间所塑造，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迥然不同的空间运作逻辑致使农村残疾人极易在虚实之间被拉扯，一些

“异化”现象需要审慎反思。 

其一，“完美”形象建构与“人设”符号化。“完美”形象建构是指一些残疾人在缺场空间的社会互动中建构了一种理想

化的自我形象，塑造一些“肤白貌美”“年轻漂亮”“高大帅气”的形象标签。例如，一些受访者在访谈中谈及到刚直播时会做

形象管理，类似开滤镜、加美颜等；在展演时，尽可能呈现“完美”的身体部分，隐匿残疾的身体事实，以满足观看者的视觉愉

悦。此外，一些主动表明残疾人身份的展演者还存在着“人设”符号化的问题，他们会通过营造某种“角色”展演以迎合社会大

众审美而放弃真实的自我成分。例如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媒介中，会有残疾人分享在农村的日常生活实践，但其中很多内容更

多是根据网友的想象或期待、社会刻板印象以及其他段子杂糅制作而成，自己的“一言一行”根据剧本呈现。在观察中笔者发

现，无论是“完美”形象建构还是“人设”符号化，一旦被“打假”“人设崩塌”,会被网友更加排斥。此外，这种“失真”最

终会导致残疾人与其他社会群体一样，陷入符号化、物化的自我和自恋式虚假认同之中。20 

其二，过度在缺场空间“虚拟的真实”中沉浸而进一步忽视在场空间社会关系的维持与发展。网络空间是一种“虚拟的实

在”,缺场空间中的交往在“流动性”中体现为一种“无中心的交互”21,构建出的是“虚拟的真实”。研究发现，一些残疾人在

利用网络媒介时呈现出深度“沉浸”状态，他们在网络世界中探求新的社会关系、社会认同的同时也可能更加排斥在场空间中

的社会关系，潜移默化地将虚拟场景与现实场景进行对立比较，进而趋向更加自由、友好、包容的一方。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

剧残疾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怀疑等消极抗拒情绪。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列举的仅是在观察和访谈过程中发现的一些现象及结果。社会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劳动异化、

技术异化、符码异化、消费异化等诸多问题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而本研究中的一些农村残疾人在实践中也在不断反思这些问

题。有受访者在最初的直播中也曾尝试打造一些人设，表演一些剧本，但最后选择以真实的本我呈现。此外，研究观察的一些残

疾人主播之所以进行形象建构，隐匿残疾，也存有一种不想被可怜的心态。因此，基于这些特殊性，事实上的“异化”表现是否

真实、其嵌套的因果逻辑是否如实都需要更多的观察和研究来证明。总体而言，本文对此问题的基本观点是，农村残疾人以网络

社交媒介作为日常生活实践工具实现社会融合的路径建构整体上利大于弊，该路径不仅彰显了农村残疾人的社会主体地位，也

使得作为客体实在的社会对残疾人社会价值与社会意义的认知转变。对于“异化”现象的理解，既要保持审慎的批判态度，也要

保持乐观的发展态度，以探究农村残疾人在网络化时代更多、更积极的社会融合可能。 

注释： 

1《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21]10 号),2021 年 07 月 21日,http://ww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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